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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人们谈起山西的煤老板，无不想到他们挥金如土，腰缠万贯，开悍马，买群
楼，包“二奶”——“煤老板”与“金钱”似乎已成了同义词。

煤老板究竟是怎样发迹的？他们是怎样的一种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
是什么？他们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从煤老板的“二奶”的角度，做
了一次深入调查。

稍不顺就拿我出气

小张是四川人，娇小、漂亮、瓜子脸，齐耳
的短发，几缕松散的刘海下，有一双会笑的大
眼睛。但一说起自己的遭遇，她的眼里却噙满
了痛苦与悔恨的泪水……

2002年 8月，由于家里贫寒，她来到山西
大同打工。初来乍到，也不知该干什么好。
在几位老乡的介绍下，她到了一家理发店。
后来，一位煤老板光顾该店后看中了她。在
物欲的刺激下，一来二去她便开始投怀送抱。

“真是后悔死了！”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闪出无可奈何的神
情，“我原以为逢场作戏，玩玩就算了。谁想
到，他当了真，非要娶我不可。可他有老婆，
又离不了。于是，在外边给我租了一套房。
几次打胎后，我怕以后再不能生育了，就给他
生了一个孩子。最可气的是,他出口就是脏
话，而且还经常喝很多的酒。回来后，稍有不
顺，就拿我出气！我真受不了！”

最高学历是高中

记者见她怨恨满腹，想找个轻松的话题，

问道：“那他是怎样发家的呢？”
她沉吟片刻，从桌子上的小方盒里抽出

一张纸巾，轻轻地按了按眼角的泪水，说道：
“因我们这里离火车站比较近，理发店的条件
也比较好，来我们这里的煤老板较多。”

她说，“据说，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煤老板中，
最高学历仅是高中，大部分是初中毕业，有的连
小学都没念完。但他们经常走南闯北，脑筋灵
活，能说会道。一般在村里都算是‘精明人’。”

接着，她又告诉我们：“我家这一位，早年并
不做煤炭生意，而是和老婆一起在县城里开了
个火锅店。

上世纪 90年代初，用挣来的钱买了一辆
二手车跑运输，干了七八年，挣了一些钱。90
年代末，煤价下跌，产品滞销，大部分煤炭企
业都在亏损，尤其是县乡管理的小煤矿，更是
惨淡。于是，县里对煤矿生产经营权进行拍
卖，他就把自己几十万元的积蓄全部投入到
经营煤矿上。从 2003年开始，山西煤炭生产
进入了黄金岁月，他也就发了家。”

房子盖得像故宫

后来，她还和记者提起了她的表妹小
王。原来，小王正被蒲县的一位煤老板包

养。据她的表妹讲，这家老板真有钱。盖得
就像故宫一样的房子，光门楼就花了 60 万
元！家里家外“长工”二三十个，男男女女一
大堆。有护院的，有做饭的，有烧茶炉的，有
当保姆的，还有专门喂狗的饲养员。

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前年，他给儿子娶亲，场面十分壮观。两
位新人高达10米的婚纱喷绘照，挂在办公楼的
正面，异常鲜艳夺目。省内外著名歌唱家、戏
曲演员、主持人等都来助兴。

结婚那天，迎亲队伍就有 3 里多长，3 辆
奔驰呈三角形开道，12 辆悍马车紧随其后，
龙凤彩车上的锣鼓队、鞭炮队震耳欲聋。据
一位司机讲，每辆彩车的装修费就高达六七
万元。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她表妹傍的这个煤
老板竟然“一点文化也没有，斗大的字不识半箩
筐，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一些需要签字的财务报表，为了不失面子，
简单行事，他随身带着一枚私章和印盒。在需
要他签字的地方，盖一下即可。需要与外商谈
判时，他们一般都带着翻译、秘书、财务总监，还
请了不少法律顾问。

他总想弄把枪防身

煤老板的“二奶”，一般都比较难见。她
们闭门享受，足不出户，偶尔出门，大都带着
自己的小保姆。在吕梁，记者通过各种关系，
总算找到一个。

她叫李艳(化名)，年方二九。广西人，高
颧骨，凹眼睛，娃娃脸。一头黑发披在身后，
粉红色的背心外，套着一件用针钩的白线衣。

刚刚被王老板包养了半年多的李艳，天
真、直率，十分健谈。她告诉我们，她这位老
板挖煤发财之后，一些“红头发”(指赖小子)
总要敲诈他，特别是他听说很多煤老板被人
劫持、绑架的消息，总想弄一支手枪用来防
身。

一次，他听说河北白沟有卖枪的。于是，
连夜驾车而去，殊不知，他们前脚买上枪，刚
出街口，就被“公安”查住没收了，每人还罚了
几千元。

后来，他通过各种关系总算在某县武装
部弄来一支五四手枪，不知怎么让公安发现
了。结果，武装部的这个人被通报，受了处

分。他还被拘留了几天。
为了预防不测，枪买不到，他们只好买些

钢丝鞭、催泪弹以及一些刀具别在裤腰上或
放在自己的汽车里。一旦遇有险情，掏出来
总能应付一阵子。

墙上钢丝网地下有暗道

她说，他的老板，自己有七八个保镖，出
门浩浩荡荡，前呼后拥。他还给上高中的儿
子雇了一个保镖。他们村西头的魏老板害怕
盗贼入室，在 3米高的围墙上，又加了一圈铁
丝网。据说，这家老板的地下还有3个暗道。

李艳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前不久，一
位跟随煤老板多年的保镖曾对我说：“别看煤
老板有钱，可他们常常提心吊胆的，活得很
累，到哪儿也不放心，就像做贼似的。一次，
山西的一位煤老板进京办事，刚刚落脚，半夜
听说附近发生了一起入室杀人案，赶紧带着
随从回家了。”

原配不敢和我吵架

“那你在这里生活得还愉快吧？”看着

眼前这位天真烂漫的姑娘，记者忍不住问
了一句。谁想到，这句话却刺到了她的痛
处。

顿时，她低下了头，半晌没有开口。我们
从她那纯净的眼神中，看到一丝忧伤。

“我最讨厌他的儿子，他比我大1岁，每次
放学回来，他都要来纠缠我。一次，让他爸看
见了，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还有一次，他儿子
趁他爸去了北京，晚上到我房间就是不走，非
要与我干那事。我不从，他就打我。”

说着，她委屈地捋起胳膊袖子让我们
看。在那白嫩的胳膊上，满是横一道竖一道
的紫红印子。

在李艳情绪稍微平静时，我们又问：“你
来这里半年多了，见过王老板的原配夫人
吗？”

她羞赧地抬了一下眼皮，轻轻地将“见
过”两个字滑出嘴边。

“她没和你吵架吗？”
“她敢！”李艳两条细细的眉毛陡然倒竖

起来，“他老婆刚要发火，王老板就说她，你要
敢碰她一下，你就给我滚出去！”

回来看一眼就走了

在采访中，记者接触了不少煤老板的原配
夫人，她们大都情绪低落，生活郁闷。对自己丈
夫的劣迹，她们一清二楚，又无可奈何。

离吧，与自己的丈夫同床共枕已几十年，儿
女一个个都长大成人，自己也人老珠黄，风光不
再，一个农村的女人家还有什么奢望？

不离吧，一股闷气又出不去，常常食不甘
味，夜不成寐。只好忍气吞声，睁只眼、闭只眼。

“我现在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他干
啥我也不管，我就想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
人，他们只要过得好，我也就死而瞑目了。”
灵石的一位煤老板的夫人面对记者郁郁而
谈。她面色枯黄，形容憔悴，眼圈发黑。

“那他就经常不回来住吗？也不惦记孩
子？比如逢年过节？”

“不！有时候回来转转，看一眼就走了。”说
着，她低下了头，“我就是担心他的身体。”

毕竟是几十年的夫妻了，一个中国农村善
良、朴素女人的情怀，在寥寥数语中充分地体
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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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暖之后欲

也许“饱暖思淫欲”，一些煤老板“家里红旗
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他们大多数都有自己的

“小蜜”或“二奶”，有的甚至明的暗的四五个。
吕梁一位煤老板光老婆就3个！有时人们

有些好奇，忍不住问他们的“下人”，那咋生活
呢？

他们回答道：“3 个老婆各过各的，井水不
犯河水。一个老婆一个院。老板在这个老婆
家住一段，然后再到那个老婆家住一段。要
不，你看我们老板瘦成啥了！”

经常买一大堆补药

据记者从医院获悉，很多煤老板都患有肾
亏。在他们的家里、办公室、皮包里经常装着

“肾宝”、“龟令集”、“六味地黄丸”等壮阳补肾的
药。

一位跟随煤老板多年的司机跟我们讲：“我
们老板一到药店就走不动了，每次回来总要买
一大堆补药，进口的、国产的应有尽有。有一回
听说药店进回来一批特效的壮阳药，他竟掏出
一万元现金，让我买回一箱子的药。”

煤老板花天酒地，一掷千金。在北京的王
府饭店、国贸酒店，广州的中国大酒店、天鹅宾
馆等五星级宾馆，常年包住的有很多就是山西
的煤老板。他们一桌饭少则几千，多则上万。

在家里吃腻了，就到北京、上海、广州；在国
内吃腻了，就到国外。他们经常是歌厅、桑拿的
常客。 据《法律与生活》杂志


